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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冬天来得突然，毫无衔接，没有过

渡。昨天还是秋日艳阳，早晨醒来，到处都是

银装素裹。立冬前几天毫无征兆的一场大

雪，气温骤降。来不及酝酿一下情绪，就迈进

了冬天的门槛。仿佛昨天还是温情脉脉的情

侣，今日就成了翻脸无情的路人。

北国的冬天，清寂而寒冷。晴好的日子，

也只能听见喜鹊的叫声。唯有那个飘雪的黄

昏，天地笼统一色，雪花漫天飞舞。我的心，

被一片雪花的晶莹，瞬间美丽到极致！

一夜北风紧，出门雪尚飘。朔雪洋洋洒

洒，乘时而至。冰刀千刃裁玉骨，梅香一瓣染

冰肌！纤纤玉手轻扬，漫天琼花抛撒。静夜

里，似空中撒盐，簌簌有声；风起时，如柳絮因

风，飘然而舞。玉树琼枝，红妆素裹，厚厚的

白雪下面，沉睡着小草们姹紫嫣红的梦。梦

中有火红的山丹丹，也有轻盈的白蝴蝶。

塞北的雪，是细小的冰晶，如粉，似沙。

它们凛冽却不失柔情，总是与风缠缠绵绵，柔

情缱绻。当年嫁与春风去，无端却伴冬风

舞！

落雪，听风。听簌簌的雪花落在积雪上，

树枝上，屋檐上，丝丝缕缕，绵绵不绝。像是

从云里抽出的丝，串成珍珠的帘。冰雪飞瀑，

密密垂挂。细听，在风中，沙沙，刷刷。是你

柔荑一般的纤纤玉手，拨弄着雪丝的琴弦。

似耳边轻柔的细语，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夏

天，你是雨，潮湿过我的心，淋湿了那个雨季；

冬天，你又以雪的姿态来临，你是雨的精灵！

也许只是我不经意的一次回眸，你就走

进我的心上眉尖。你化作一片雪花，粘在我

的睫毛；又化作一粒珍珠，挂在我的脸颊。

也许，下一次遇见，你是山间的一道飞

泉，我是岭上的一片红叶；你是高天上的一朵

流云，我是山谷里的一泓深潭；你是叶子上的

一滴白露，我是水边的一丛芦苇。我们相忘

于江湖，相忘于渺远的四季风中。

那个雪夜，雪飞如瀑。风吹琼枝乱，雪落

梨花白。路上风吹雪，千里快哉风！厚厚的

雪落满了庭院，覆盖了草屋。窗外，时而听见

积雪压断树枝。火炉里红光闪闪，炉上茶水

正沸。执一盏清茶，读一卷诗书。

雪后初霁，玉华琼海。雪地里，颗颗钻石

闪光，星星点点。玉树琼枝的洁白，玲珑剔透

的晶莹，银装素裹的妖娆。折一枝红梅，写一

笺心事，遥寄梦中的你！漫漫雪夜，可曾看见

那片红叶，乘着一片莹莹的飞雪，轻轻地落在

你的梦里！

玉鉴琼田雪粉华，乱舞梨花似图画。去

雪中寻梦，茫茫雪中行。任雪花落在发髻，挂

在眉梢儿。达里湖边的草地，黄岗梁上的林

间，大青山巅的冰臼，阿斯哈图的石林，到处

都是风的凛冽，雪的狂野。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南西北风。树是雪里的画，雪是枝头

的诗。

风中的白雪如尘，如雾，如烟！随风摇

曳，飘散；逐流风回旋，漫卷。牧养的姑娘骑

马驰骋，挥动长鞭，羊群像云朵飘在雪原；冬

捕的渔民，赶着铁蹄的骏马，转动着沉重的绞

盘。满网的银鱼，就欢蹦乱跳地越出湖面。

瓦氏雅罗鱼，这生态圈里的神话，春天里浩浩

荡荡的生死洄游，冬季里大快朵颐的饕餮盛

宴。自然造化的神工鬼斧，厚赐着这片土地。

克什克腾，这靓丽的神州北疆。早晨，日

出东方，霞光铺满群山。夜晚，小镇里的万家

灯火，温馨浪漫；大街上的霓虹灯，流光溢

彩。小店里的火锅，热气升腾，食客们红光满

面，笑语声喧。冰雪世界中，最美不过烟火

气，人间至味是清欢。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

无？风雪弥漫之中，你衣袂翩翩，踏雪而来。

踩一路清脆的足音，走进屋门，抖落一身寒

气。漫漫长夜，围炉而坐，促膝而谈。雪沫乳

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小酌酒巡销永

夜，大开口笑送残年。因为有你，那热乎乎的

小火炉，温暖我的每一个冬季！

散文

忽如一夜春风来
■向再春

小粉匠姓张，因身怀祖传制作粉条的技艺，人称张粉匠。

小粉匠个头不高，五官端正，三代单传的他，因家境贫

困，三十出头才娶妻。只可惜，婆娘连生四娃儿都是女孩。

小粉匠酒后失语，我这辈儿断了香火！婆娘也觉有愧，

但嘴不饶人，吼道：“种豆角能长出茄子来！”他头埋裤裆，大

气不出。

小粉匠用土豆制作的粉条，晶莹剔透，耐炖爽口，堪称一

绝。可他牢记祖训，艺不传女。他做梦没想到，包干到户后

手艺得到施展，钱包鼓起，不仅成为致富带头人，还被批准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小粉匠的手艺让人红了眼。学艺的，合伙的，聘请的

……都被他一口回绝。

一日，几名执法人拿着包装内有老鼠屎的粉条找上门，

说有人告他制作得粉条不合格。证据面前有口难辩。接下

来，客户退订单，记者打电话……

粉坊停产了，小粉匠蔫了。

忽一日，执法部门电话通知他恢复生产，并道出其中奥

秘。原来，在他家干活的小谷艺没学到，心生妒嫉，包装袋故

意装上老鼠粪。被与他一起干活的人窥见，告发。

老婆说要告他，他反而摇摇头说：“他也想发财啊！”

这事过后，他心里犯嘀咕，总觉得有人在戳脊梁骨；感觉

自己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小粉匠年逾七旬，身患绝症。他这时有意把漏粉技巧传

授给身边的工人。

弥留之际，老婆轻言细语：“当初嫁你时你手艺无地施

展，改革开放后咱家过上好日子。如今，咱虽没儿子，但还有

工人和乡亲们。让他们也一道和咱们过上好日子吧”

小粉匠眼睛一亮。

小粉匠的烦恼
■刘玉国

闪小说

一

我不知道太阳冕洞有多少个洞，

高速的太阳风有多大能量，太阳日冕

的物质抛射有多远，只看见了美丽的

极光。

站在高高的兴安岭上，我朝着天

宇仰望。

地磁暴在跳舞。

妙曼的姿势，是宇宙之外的幻想。

或许此时，嫦娥又舒开广袖，在时

空驿站，醉了畅饮的吴刚。

是的，我徜徉在微醺的晚霞里，用

惊奇蘸着神奇，在心里，写下淡粉色

的诗行。

此刻，醉在时空里，竟忘了行走的

方向。

是的，掐一下斑驳纹路的手掌，让

虚妄的迷失都融入这没有自我的映

像。

我左右张望。

在这样的夜晚，不知道是我游历

在天宇，还是我身心融进了极光。

星河之外，我不孤独。

完全的沉浸，定格瞬间的辉煌。

二

绚丽多彩的等离子，辉映着光芒。

太阳风疾驰，狂飙地球磁场。

地球的南极，与北极遥遥相望。

地球磁层吸吮，太阳风激活久违

的丹青，描摹出富丽的天堂。

釉彩，涂抹磁极。

一笔又一笔，每一笔都融进传奇

和想象。

带状、弧状、幕状、放射状，演绎

七彩斑斓的极光。

大气，粒子，磁场。

这是一种来自宇宙的灵感。

粒子与原子碰撞。

碰撞的火花，在视觉的时空，璀璨

绽放。

等离子体，把最简单的天体烟花，

映衬在我们的视觉上。

木星异常，鼓起层层热浪。

三

夜空，举目瞭望。

特大的太阳耀斑，强烈的地磁暴，

成为耀眼的天象。

五光十色，千姿百态，各种形状。

但没有孪生，不可复制。

极光没有模板，各有各的长相。

或许这就是它们的脾气秉性，或

许这就是它们独特的形态意象。

底边整齐，微微弯曲，圆弧形状；

弯扭折皱，飘带一样；

云朵飘逸，片朵绽放；

朦胧如诗，轻垂幔帐；

原点磁力，放射光芒。

四

嬉戏无常。

极光在游戏里，变幻花样。

磁南极，磁北极，弧形磁力线，螺

旋走向。

大气层若干气体燃烧了吗？

还是若干原子与粒子在天宇里，

邂逅了前世今生的邀约时光？

高度和宽度并不是一个常数。

沿着光谱线，把氧原子绿线作埃

数丈量。

我的目光聚焦地磁场。

极光，弱极光，微极光。

我的情思搜寻在地磁纬度上。

扩散和分立都是梦想。

在黑暗的天空中，弥漫或许是一

种比喻，隐藏了微光和形状。

分立极光则把所有的黑暗统统照

亮。

匀光弧，光柱，弧光带，帘幕，极

光冕，光斑或弧形，裸眼可见的则是

一种何往。

五

极光卵。

连续变幻，时明时暗，收缩伸展。

孵化出气象万千。

这就是地球磁极佩带的光环。

极 光 之 美 ，当 是 银 河 落 入 九 天 。

绚丽多姿，璀璨无限。

色彩与形状，以魔术师的神奇，瞬

息万变。

纵横捭阖，雪浪滔天。

成百上千近万公里长，这一条宇

宙的长丝带，飘舞的时候，宏伟壮观。

红、绿、紫、蓝、白、黄，出神入化，

深浅浓淡，隐显明暗，千般组合，万种

变幻，色调在辽阔无垠的穹窿中，变

化多端。

漆黑寂静，荒无人烟。

五彩缤纷，诡异呈现。

旅行，探险，恐惧和敬畏交织，在

含混不清的爆裂声里，寻找来源。

六

短暂。

那仅是一道稍纵即逝的光斑。

短暂。

那是一次来不及挥手的再见。

应该记起往事，尽管往事如烟，但往

事不总是在极光的谱系里入眠。

经不起别离，便有一次又一次的离

开，又有一次又一次的遇见。

极光是一种虔诚的祈祷，每一束光

都照亮祥瑞平安。

海风越刮越猛，泅渡黑夜需要时间。

极光。轮回摆渡了满载福祉的一艘

航船。

天空。刻上了灵魂的记忆。

还有回答，潮起潮落，涛声依旧是一

条被极光尽染的海岸线。

宽厚，是极光照亮的心胸。

地磁从不吸附言不由衷的谎言。

把那些乡愁和哭泣都收拢起来，用

萦绕心头的极光，寄给并不遥远的光年。

我去过雪山。在山巅之上聆听远古

的召唤。

我跋涉到过戈壁,在驼铃声里陪伴着

大漠孤烟。

哦，抬头看见，在绚丽的极光里，我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圆点。

犹如一粒微尘，飘浮在尘埃上面。

翩翩起舞，炫姿容颜。

天宇神话，融入梦帘。

参幽深北斗，万缕奇辉里，珍爱这一

缕灵烟。极光，百变幻影里，我知道了今

生的擦肩。

极光，七彩斑斓的梦里，我知道这是

浪漫的经典。

散文

极光：经典的浪漫
■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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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俩宝，总爱问些奇奇怪怪的问

题，令我无言以对。

大丫：盲人按摩和小儿推拿明明是一

样的结构怎么会是不同的用法？一个是

盲人给别人按摩，一个是别人给小儿推

拿？

二丫：狗能活多少岁？

我：具体我说不太好，但我知道狗一

年的寿命相当于人七年。

二丫：哇，好厉害，我们今年就养一只

萨摩犬吧。明年它就比我大了，我不会的

题就可以问它了。

二丫只穿一只袜子，在客厅里跑来跑

去。

大丫：你要么穿两只，要么把这只脱

下来，这算什么？

二丫：我是独脚怪！

大丫：我就知道“独角兽”！

我：现在是多少世纪？

大丫狂笑：妈，你是宇航员从太空抓

来的吗？在地球上生活想家吗？

我：吃饭啦。

二丫：马上！

（继续看电视）

我：赶紧过来，我可等不起了啊！

二丫：怎么等不起，又不花钱！

我：要是没有你们，我就不用做这么

多家务，假期出去溜达溜达，多好！

大丫：你确定不会把自己弄丢？

二丫：今天入队，我听见广播里说“红

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那么多少先队

员的红领巾，得剪坏多少国旗啊？

大丫：袋鼠妈妈袋鼠妈妈有个袋袋

……妈，你咋没有？

大丫：妈，你发现没？校园里经常会

看到某一个同学长得特别像某个老师。

不信你注意点儿，肯定有某个学生长得像

你。如果找

不 到 ，也 不

要 气 馁 ，至

少还有我！

有些问题，
我无言以对

■丁建华

散文 冬天的风
小的时候我总觉得

冬天的风
是来自北边的大山

哈气吹着红肿的手，跺着脚
拉着父亲钉的小冰车

不知多少次
憎恨那座山，那股风

长大了，寻马到大山顶
发现山的那边还有山
那股风，依然那么凛冽

相约在小雪
离别那天恰好是霜降

和着秋天最后的一场雨
含泪目送你
你对我说

大约在冬季

今日
你悄悄而来

带着风带着寒
还带着一朵朵零星的雪花
为恪守秋末的那句承诺

诗歌二首
■科恩


